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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学生身体的境遇及教育应对
陈雪梅

渭南师范学院

摘　要：科技的发展引发社会整体的变革，技术的介入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教育现代化不

仅是教育设备与环境的现代化，也以人的现代化为目的。科技为教育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其在技术洪

流中的迷失。身体哲学揭示出学生身体丰富的教育意蕴：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表现，学习始于身体并赋予其丰富

的教育文化。教育现代化之下学生陷入“精确”的身体、“消失”的身体、“虚拟”的身体之境遇。教育应从回归

整全身体彰显学生生命活力、加强学校教育中的身体教育、贯通科学与人文充实学生精神世界方面做好应对，推动

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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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这两个文件共同构建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执

行方案。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是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机

遇，也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在迅

猛发展的科技的助推之下，整个教育生态发生着前所未

有的变化，在教育装备更加现代化，教学手段科技含量

不断提升，教学形式日益繁荣之下，也潜藏着教育陷入

指标、数字、追求效率最大化，“退化”为教学的技术

的危险。处于这种教育新生态之下的学生发生的变化不

仅仅是思想与认知方面的，同样被打上文化“烙印”还

有他们的身体。身体哲学的出场让我们意识到学生的身

体不仅仅是生物基因的载体，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

因。人首先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发掘并发扬蕴藏在学

生身体之中的教育价值是教育在科技浪潮席卷而来的时

代找准自身位置，成功实现转型的“思想灯塔”。

一、身体的教育意蕴

（一）学生首先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

无数哲人对人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笛卡

尔形而上学的哲学隐喻“我思故我在”，将人抽象为理

性的存在，在“理性至上”的主宰之下，身体“湮没”

于意识的洪流之中。海德格尔则消解了这种认识，提出

我们并非“拥有”身体，而毋宁说，我们身体性地“存

在”。[1]“在人与物、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中，身体

不仅仅是‘我’与世界的媒介、与世界、与他者与外

在物之间的交融场所，在某种意义上，人即‘身体存

在’。”[2]这里的身体不仅仅是肉身，而是一种包含着

肉体与意识，灵与肉交织在一起，富有自然性、历史

性、文化性的系统。身体让我们有了存在于世的物质证

明，有了人类与自然交互的媒介，也是个体一切实践活

动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应首先是一种物质性

的存在，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我们的意识活动和实践

活动通通建立在身体的实体存在之上，身体让我们成为

一种真实的存在，同时通过身体获得对于世界的真实感

受，并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与周遭的世界产生联结，生

发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进而成为“一切关系的总和”。

对于身处教育世界的学生而言，他们鲜活的生命由实体

性的身体来承载和表达，学生的主体性首先以这种物理

现实的形式表现，借助其身体的存在才能感知将其卷入

其中的教育世界，认识到自身的此时此在。

（二）学生的学习始于整全的身体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身体出发的，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正说明了我们将身体作为获得对客体认识的通

道。以身体为坐标，我们身处的世界被赋予了非自然的

意义，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感知首先是通过身体获得

的，对于世界的回应也由身体来表现。皮亚杰将儿童认

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确定为感知运动阶段，这一阶段的

儿童借助其身体，通过手的抓取，嘴的吮吸认识世界，

进而发展出关于客体的身体图式。梅洛庞蒂通过“世界

之肉”的视角看到，“身体是带领个体参与世界的一个

媒介。主与客相互交流、相互统一都是可以面向世界

的，身体只是进入世界的桥梁，世界也就是身体的一部

分，所以说身体有世界性。”[3]杜威的思想中也带有具

身的意蕴，他认为教育不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儿童经验

的不断生长，这种变化仅通过无须身体参与的理智活动

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儿童身体性地参与，亲身体验才能

促成其经验的不断改造和改组，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做

中学”。学生的学习之中，知识是可以被言说和复制

的，而经验却难以被共享，在与世界不断链接之中，获

得难以言说的体悟。学校中充斥着大量意识活动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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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始于身体的，身体是意识生长的“土壤”，“通

往人的自我发展的道路正是从回到具有真实肉身及其感

受力的个体自我开始，从个人的身体开始。”[4]

（三）学生身体表现着丰富的教育文化

人创造了文化，被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过来又造

就了人本身，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教

育其本质就是有目的地培养人，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社会人。教育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带给人

的影响不仅仅是灵魂深处的变革，人的身体处处都被打

上了文化的烙印，学生的身体由此表现着丰富的教育文

化。

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是由于存

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人类通过劳动既改

变着“身外的自然”，又改变着“自身的自然”，“不

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

自己的目的。”[5]可以说，人是“作为人的人”而存在

的，我们不仅是自然的创造物，同时也是自身的创造

物，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由自然赋予的肉体，更是通过人

类自身的劳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身体，人的原初状

态是一种自然存在身体，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成了一种

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身体。

学生的身体表现出丰富的教育文化，学生也成了文

化的产物，其思维模式、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属人

的一切方面都是遵循着一定的文化路径形成的，活动过

程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现实化的对象对人自身也进行了形

塑，各级各类学校都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影响人，每一

个学生既是以文化人的对象，又是以文化人的结果，他

们的“身”、“心”、“知”既作为以文化人的对象，

又表现为这一活动的结果。

二、教育现代化之下学生身体的转变

（一）技术监控之下“精确”的身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教育为

了追求教学方式的规范化，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而“退

化”为教学的技术时，教育就失去了其本源性的“道”

走向了停留于表象的“器”。教育成了一种训练活动，

为了最大化追求以可量化的分数为标榜的教学效果，学

生的身体将被作为追求这种发展的工具，陷入种种技术

的监控与规训之下。

在科学的全面扩张，技术的持续介入之下，学生的

身体由内而外受到单向监控，教室里全天开启的摄像头

成了教师最好的且无死角的眼睛代具，随时随地掌握着

学生的一切活动与表现。不仅学生外部的躯体化活动

可以被更便捷和快速地掌握，学生的身体还可以利用技

术的手段被“拆解”为不同的部分，利用最先进的设备

透过学生的身体了解到肉眼难以觉察到的学生的认知活

动、情感活动、意志活动等，并为其所作出的表现附上

一个明确的分数。技术替代了教师在与学生的真实互动

中对学生隐秘的观察和积累起来的了解，以一种看似隐

性，实则全然曝光于学生眼前的方式对其进行着监控，

快速获得精准而没有温度的数据。技术在为我们提供快

速了解学生的通道时，学生的身体似乎已不再是属于自

己的，失去了其主体性与意识性，技术使其变得更加

“精确”，却也更加模糊。

（二）教育活动中“消失”的身体

对于身体的认识经历着几个世纪不断的探索。传

统的“身心二元”论将人分割为彼此对立的“身”与

“心”，一个是被压抑的“肉”，一个是要不断完善

“灵”。“我们追求的既是真理，那么我们有这个肉体

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搀和一起，我们的

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6]受传统“身心二元论”的影

响，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也时常可见对学生身体各种各样

的要求，提高其为理智增长的“服务质量”，甚至一个

个鲜活的学生都被看成走进教室的空空的脑袋，身体在

教育中逐渐“萎缩”的只剩下了颈部以上。

在“扬心抑身”文化的渲染下，身体成了一种可有

可无，甚至是“负担”的存在。在不断前进，追求快速

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却忘记了身体是最直接的“耳朵”

和“眼睛”，它是最真实的“接收器”与“反馈器”，

透过它我们能听见关于自己最真实的声音，看见自己最

诚恳的想法，高兴了会笑，难过了会哭，喜欢会靠近，

讨厌会远离，这都是身体在帮助我们明确自己的心意。

而在教育中，我们时常对其视而不见，不断压抑身体的

真实反应，直至让身体消失不见，然而身体的“消失”

将带来我们在教育世界中的迷失，不知教育的本源与归

处。

（三）网络世界中“虚拟”的身体

利用现代技术的手段，教育活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

的局限，教育的形式也由线下向线上延展开。技术对于

教育活动全方面的介入，让教育中主客体的关系以及对

话的形式都发生着改变。传统的教育活动中，教师与

学生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交流，师生双方同处

于一个时空，信息不全然借助语言或文字的形式在师生

间传递与交换，眼神、表情、动作等依附于身体的表达

蕴含着大量的言语难以包含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真

正的教育所不可或缺的。通过技术的手段，学生可以被

“编辑”为抽象的符号，这样的符号无须借助身体的实

体就能与教师和同伴进行信息的交换，教师通过技术的

手段就能获得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数据，甚至是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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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过程都能通过技术的手段被直观展示。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成功实现了身体与意识分离的学

生，技术承载着学生的意识，赋予其“虚拟”的身体任

意穿梭于网络的世界，进而在技术赋能的教育世界中实

现了一种虚拟化的生存，置身其中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不

再清晰，以往的经验已不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人的认

识，对于学生的认识。

三、面向身体转变的教育应对

（一）回归整全身体彰显学生生命活力

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身体是理性生长的

“土壤”，教育首先要回到整全的身体，看到学生作为

完整的人而存在，每一个学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

独特又丰富的身体感受力，其对外界的感知和反应不只

是局部意识的参与和表达，而是调动身体全部感官，整

个地向世界倾诉与敞开，在与世界实践性的对话中实现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断改造着“身内自然”与

“身外自然”。

“整全的身体观的第一要义就是走出传统的身心二

元对立的理论窠臼，在身心统一的立场上来理解身体，

理解受教育者。”[7]在教育中首先应该被看到的就是学

生这个人，将其看作是人，而不是被二分为理智与肉身

的机械组合，回归整全的身体就是要将学生的心与身，

知与行相统一，将学生的内在与外在相融合，让其在自

然属性与精神属性的交汇中，在经验与反思的结合中保

持其历史性内涵并获得自我教育的勇气和能力。“学习

是通向真理之路，而不是仅仅了解事物，对已有的真理

不要去死记，而应在内心和行动上身体力行。”[8]单纯

的知识对于人而言只是一种外在财富，教育的内涵要超

越对知识的占有，教育活动要能够让学生以整全的身体

参与其中，在意识与实践中彰显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境

遇中的生命活力。

（二）加强学校教育中的身体教育

以体育“强身”，强的不仅是肉身，还有学生内在

身体，精神世界的强健。体育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教

育”也是“通过身体的教育”，身体的健康、运动技能

的获得是其体育的目的之一，通过对身体的训练与“折

磨”，学生的意志与品格也得到发展，在需要不断挑战

与坚持的活动中，学生一次次实现着对自己的超越。此

外，每种运动项目都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运动文化与人

文文化，在竞争与合作中，这个文化都将“烙印”于学

生的身体之上。

劳动教育是一种不言之教，身体在出力流汗的过程

中学生更容易切身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精神内涵，

其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对事物所获得的感知远胜于教师

苦口婆心的教诲。学生在劳动中将其所知与所行结合，

通过其知改变其行，通过其行完善其知。由此，劳动教

育不能成为仅关于劳动技能的教育，而要通过包含着身

体与精神的教育让学生的心与身在劳动中相遇与融合。

（三）贯通科学与人文充实学生精神世界

“科学讲求的是生产力和强大的武器，而精神要求

的则是人的转变。”科学知识关注现实客观世界，提升

人的科学素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

“唯科学主义”必须被警惕。“唯科学主义”以工具理

性为主导，教育也会成为以注重功用，追求效率为旨向

的活动，借助“奥卡姆剃刀”剔除教育活动本身的不确

定性与复杂性，而将其简化为一套固定的流程，进而像

工厂流水线一样将学生作为加工的原材料，生产出令人

满意的标准化的“产品”。但人的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

在本质上是不可计算的，我们很难以量化的手段对人的

发展进行科学的统计与评价。

人文知识也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主要涉及人的精

神领域。人文素质的培养，虽然不直接让学生掌握某种

技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为人的发展提供有温度的

教育，为人的生命成长注入人性最本质的力量，对个体

的专业发展具有固根立本的意义。人文知识在很大程度

上揭示了人与其所处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人的发展既

需要科学知识启智，也需要人文知识润心，贯通科学与

人文正是还原个体生存世界复杂性知识的真实面貌，推

动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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